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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洪军

每年六七月份，地里的玉米和高
粱，经过雨露的滋润，撒着欢儿生长。
望着一片片绿油油的庄稼，我又想起20
世纪 70 年代，为防治玉米和高粱的钻
心虫，乡亲们拿着盆子或柳条箢子，头
顶烈日在田间抓毒土的往事。

40多年前，在我们茌平博平镇（那
时叫博平人民公社），许多村为防治玉
米和高粱的钻心虫，每年7月在玉米长
到五六十公分高的时候，乡亲们用一种
可湿性六六六粉，掺上晒干的细沙土，
拌成毒土，溜进玉米苗和高粱苗的喇叭
口内，来保障玉米、高粱的增产增收。

当时，用在农业生产上的六六六粉
有两种，一种是粉剂，人们用手摇喷粉
机防治谷子的钻心虫；一种是可湿性六
六六粉，它是一种有机氯杀虫剂，属于
高残留、高毒性农药，学名“六氯环己
烷”，兼有胃毒、触杀和熏蒸三种作用，
效果强而持久，能有效防治庄稼的蚜虫
和钻心虫，还可以防治跳蚤和虱子。乡
亲们便想出一个办法——用可湿性六
六六粉拌上细沙土，溜进玉米苗和高粱
苗的喇叭口，简单管用。

我们村地势低洼，生产队每年都要

种几十亩春玉米、春高粱和春谷子，这
些春庄稼成熟得早，能赶在雨季前收
完，避开渍涝，保住了收成，社员们的口
粮也就有了着落。

1970年7月的一天，队长派我和一
名女社员去找干沙土。吩咐我们当天
拌好毒土，第二天全体劳力下地，给玉
米抓毒土。

治虫刻不容缓，我们二人拉着地排
车来到徒骇河东坝堤上，找到一处土质
好的干沙土。把沙土运到生产队的场
院里，铺上一块黄色的油布，把沙土薄
薄地摊晒在油布上。那天天气酷似蒸
笼，太阳像个大火球一样，烤得人汗流
浃背。为了把沙土晒干，我们在中午前
后把沙土翻了四五遍。沙土在烈日的
暴晒下，几乎不含一丝水分，捧在手上
像水一样流淌，散发着独特的气息。

下午两点多钟，我们二人用地排车
拉着两个笸箩和一张箩到场院里去筛
沙土，拌毒土要求沙土又干又细，不能
有半点杂质。我们仔细地把沙土筛好
后，又用秤称好倒进笸箩里，然后拉到
生产队的仓库里，在保管员的指导下，
每个笸箩里掺上比例正好的可湿性六
六六粉，就开始一遍一遍地搅拌。六六
六粉有一股刺鼻的味道，当时又没有防

毒面具，我们二人就在脸上围上一块湿
毛巾，刺鼻的气味还是穿过毛巾钻进我
们的口腔里，噎得人上不来气。为了把
毒土拌均匀，我们闭上嘴巴、咬紧牙关
坚持着，实在撑不住了，就跑到外边透
透风，休息一会儿再接着拌。

第二天下午上工的铃声一响，社员
们各自拿着盆子和柳条箢子来到玉米
地里。队长首先给大家讲解抓毒土的
方法和要求，并给大家做示范。社员们
端着毒土，脸上布满了晶莹的汗珠，每
人顺着齐腰高的玉米，开始了紧张有序
的劳动。因为上午玉米和高粱的叶子
上有露水，如果毒土不慎落到叶子上就
会产生药害，危害庄稼生长，所以抓毒
土都在下午进行。开始抓毒土时，我非
常担心毒土抓多了或抓少了，抓少了消
灭不了害虫，抓多了会造成减产或绝
产。于是，我一边干，一边虚心向别人
请教，直到完全掌握要领。

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我的上衣早
已湿透，脸上的汗直往下淌，因手上有
毒土也不敢擦。玉米叶像锯齿似的，不
时在胳膊上划出一道道红痕，汗水一
浸，刺痒难忍。我一时忘了毒土的触杀
性，伸手去挠，顿时像被火烧了一样。
我急忙跑到地头，舀水把手和腿连洗了

两遍，可那药劲儿像针尖一样，已经扎
进皮肉里了。低头一看，腿上红了一大
片。队长笑着喊了一句：“毒土可不是
雪花膏，别往腿上抹啊！”地里响起一阵
笑声。

社员们有的戴着口罩，有的脸上捂
着湿毛巾——可毒土那股呛味，在闷热
的玉米地里还是挡不住。大家不吭声，
只一味弯着腰，一行一行往前挪，毒土
顺着指尖溜进喇叭口。太阳晒得人睁
不开眼，可没人停下。那时候庄稼人的
念想简单：手上有活，秋后就有粮。

当夕阳染红天际，乡亲们才拖着疲
惫的身躯走出玉米地，洗去毒土的药
渍，拧干衣服上的汗水，踏上回家的
路。虽然劳累了一天，大家脸上却洋溢
着满足的笑容。

随着时代发展，我国对高残留、高
毒性的六六六农药明令禁止生产和使
用，它慢慢退出了历史舞台。如今，电动
喷雾器、无人机飞防早已取代了手抓毒
土的土法子，高效又安全。

可每当我站在地头，望着绿油油的
庄稼，还是会想起那些烈日下弯腰劳作
的乡亲们。那些艰苦的日子，磨出了庄
稼人结实的筋骨，也磨出了一辈人认准
一个理儿就不回头的韧劲。

抓毒土

□ 张友忠

记得我小时候，每年收完麦子，家
家户户都在麦场里把麦子晒干，然后装
好袋子，拉到乡粮所交公粮。

那时候，火辣辣的太阳炙烤着大
地，可我还是缠着爸爸要跟他去交公
粮。其实，我是想到那里吃棒冰或喝汽
水，当时这算很奢侈的事了。在我的软
磨硬泡下，爸爸终于同意我跟着他去
了。于是，我们把粮食一袋袋装到地排
车上，由爸爸拉着，在车把的一边拴上
一根绳子，我在前面使劲往前拽，也算
出一份力。

我们还没到粮所，就远远看到交公
粮的车子排了长长的队，每辆车上都装
着满满的粮袋子，爸爸把车子停在队伍
后面挨起号来。遇到熟人，爸爸便和他
们打招呼，聊起今年的收成。

说实在的，当时我还小，根本不知
道啥是“交公粮”，便趁这时问他们，一
位叔叔说：“交公粮就是把我们种的粮
食交给国家。”我还是不明白：“我们自
己种的，为什么要交给国家？”那位叔叔
笑了：“小家伙，你上几年级？”我说：“二
年级。”他说：“小朋友，老师应该教给你
们了，我们国家有农民在种地，有工人

在生产，有科学家在搞研究，有解放军
在保卫国家，现在国家把地分给我们农
民种，我们丰收了，不能忘了还有工人、
科学家、解放军，他们吃饱了才能给我
们造锄头、拖拉机，造铅笔，才能保护我
们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欺负。等你当了
科学家，也得吃我们种的粮食啊。”我虽
然没有完全听懂，但知道我最崇拜的解
放军叔叔吃了我们交的公粮更有劲打
坏蛋后，心里很是自豪，拉起车子更带
劲了。

车队像蜗牛一样一点一点地往前
挪，几个小时过去了，临近中午，我们才
进到粮所院子里。粮所里一棵树都没
有，路两边墙上还残留着白底红字的标
语，房檐下站着满头大汗等着交公粮的
人，他们不停地用手里的草帽扇着风。

粮所的工作人员坐在磅秤旁的一
把木椅子上，一边叼着“大前门”香烟，
一边拨拉着算盘，椅子边立着一把特大
的油布太阳伞。来交公粮的人一般都
要拍拍他们的马屁，因为他说好就好，
他说不好就让你拉回去晒个两三天再
来，那可就麻烦了。

终于挨到我们的号了，爸爸来不及
擦汗，先给工作人员递了根烟，那工作
人员一边打着哈哈，一边顺手接过香

烟，放在磅秤上的账本边，那里已经放
了不少香烟了。

这时，工作人员手里拿着一个像锥
子又像刀的铁家伙——一头是尖的，中
间带一道凹槽，只见他把尖头往粮袋
里猛地一扎，再用力拔出来，凹槽里就
带出了一小把麦粒。工作人员熟练地
把麦粒倒进手里，拿几颗塞到嘴里，咯
吱咯吱地咬一咬。那时，我其实并不懂
他们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关心这些，只
有爸爸认真地看着，因为他不希望被退
回去。

“好了。过磅吧，要快点。”工作人
员一边把咬过的麦粒朝磅秤边的地下
吐出去，一边朝爸爸说着。

爸爸松了口气，急忙把车子拉到磅
上。

工作人员拨着磅秤问：“哪个村
的？叫啥名？”

爸爸一一回答着。
工作人员说：“这几天太忙了，扛袋

子的人手不够，你自己扛。”
爸爸点了点头，便用左手抓住粮袋

口，然后转过身子，用肩膀抵住袋子，用
右手抠住袋子的底角，一使劲便扛在了
肩膀上，然后一袋袋地往粮仓里扛，粮
仓的入口在两头，要上五六米高的台

阶，搬上去后，打开袋口往下倒，完了把
袋子收好，从上面飞快地小跑下来，顺
手把袋子扔给我，让我整理好放到地排
车的一边，他再把另一袋搬上去，几趟
下来，衣服已是没有一丁点干地方了。

工作人员开好收据，爸爸仔细收
好，拉起车子便向粮所外面走。我跟在
爸爸后面，脑子里还在惦记着买吃的。
这时爸爸回过头说：“饿了吧？给你买
点吃的。”我咽了口唾沫：“饿倒不饿，就
是有点渴。”

其实我知道，家里钱紧，爸爸不舍
得在外面买饭。只要有一根棒冰，我就
心满意足了。

出了粮所大门，爸爸在门口摊上给
我买了一根绿豆棒冰，五分钱；他自己
花二分钱，跟摊主要了小半碗汽水，一
口一口慢慢抿。

那个晌午，太阳毒辣辣的，我坐在
空车上，爸爸在前头拉车，草帽一颠一
颠地，汗珠子顺着后脖颈往下淌。我手
里那根棒冰的凉气，一直甜到了心里。
那种感觉，这辈子都忘不掉。

如今，再也不用交公粮了，农民种
麦子还有补贴，但是我还是会经常想起
我小时候交公粮的事。

交公粮农忙旧事

交公粮的车队、抓毒土的六六六粉早已不见了踪影。麦收后拉着地排车交公粮，伏天里拌毒土灭钻心虫，勾起的都是鲁西平原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农事
记忆。

父亲拉着地排车，我在前面拽绳子，一根绿豆棒冰就是跟着去交公粮的全部念想；社员们顶着毒日头，把可湿性六六六粉拌上细沙土，溜进玉米苗和高粱
苗的喇叭口，队长一句“毒土可不是雪花膏”惹得满地里笑声。前者以孩童视角串起叙事，质朴中透着温情；后者重在场面的还原与细节的刻画，把“土法上马”
的艰辛写得扎实可感。

如今再读这些文字，让人动容的，不只是那段岁月的艰苦，更是庄稼人骨子里的那股韧劲——拉着车子往前挪，弯着腰一行一行地干，手中有活，心里就有底。交
公粮、抓毒土，这些农事如今都已远去，但那种认准一个理儿就不回头的精气神，什么时候都不过时。地里的庄稼一茬接一茬，有些东西，值得被记下来、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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